
收稿日期: 2013 － 10 － 28
作者简介:刘森垚( 1989 － ) ，男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研究生。

成都大学学报( 社科版) 2014 年第 2 期 ·三国文化·

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
——— 以官方崇祀为中心

刘森垚
(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，四川 南充 637002)

摘要: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，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，身后千年，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

抬高。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，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。两宋之交，诸葛亮崇祀再获新
生。明清时期，伴随着《三国演义》的广泛传播，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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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蜀汉时期对诸葛亮早期崇祀活动开始，千年

以来的文献、论著很多都曾谈及人们对诸葛亮的喜
爱、敬奉、崇拜。诸葛亮在民间很大程度上成为智慧
的化身，在社会中上阶层中则往往以“贤相”“儒家
楷模”的形象出现，在国家祭祀中尤以“良将”身份
最为突出。诸葛亮的崇祀活动是以多个层面、多种
角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。本文将立足中央祭祀，以
官方与民间的互动视角来探讨诸葛亮崇祀地位的变

动情况。有关诸葛亮崇祀的史料庞多杂混，以下将
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初步梳理。

一 发展前期:魏晋南北朝阶段

诸葛亮卒后，刘禅谥其为“忠武侯”，地方上则
“所在各求为立庙”。后主虽然在诏文中自称“朕用
伤悼，肝心若裂。夫崇德序功，纪行命谥，所以光昭
将来，刊载不朽”，但是朝廷并没有同意为诸葛亮立
庙祭祀，以至于“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”。最后在文武
官员的一再请求下，于“景耀六年春，诏为亮立庙於
沔阳”［1］，这便是最早的孔明庙( 此时成都尚未出现
孔明庙) ①。据《方舆胜览·卷五十一》记载，东晋桓
温伐蜀，“夷少城，独存孔明庙”，这就是历史上最为
著名的成都武侯祠的前身［2］。“1780 年来，它( 成都
武侯祠) 赢得了历朝历代、各个民族、各种语言、各个

层次人们的长期的崇敬和关爱……在这 1780 年中，

武侯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、文物特色，这就是建
筑、塑像、碑刻、匾联、园林五位一体; 逐渐突出了自
己的文物风貌，这就是蜀汉惠陵、唐代碑刻、明清匾
联、清代建筑、古柏园林。”成都武侯祠作为研究千年
以来诸葛亮崇祀的最直接切入点，学者罗开玉已经

撰写长文进行了细致精审的系统梳理［3］，这里就不

再赘述。

宋代祝穆《方舆胜览》云: “桓温平蜀，夷少城，

犹存孔明庙，后封武兴王，庙至今祠祀不绝。”或曰诸
葛亮在东晋已被封王，此说尚可商榷。孔明在东晋
封王，独见于《方舆胜览》此处; 若句读断为“夷少
城，犹存孔明庙。后封武兴王，庙至今祠祀不绝”，则
理解也会发生变化。从东晋的封爵制度来看，诸葛
亮在此时封王也是不可信的。据《晋书·卷二十四》

记载，西晋咸宁三年( 277) 对封王制度进行了调整，

确立了“非皇子不得为王”原则，但到了西晋后期因
功封王者不在少数，这又成为引起“八王之乱”的重
要原因。东晋王权衰弱，吸取了西晋覆灭的教训，封
王者仅为个别宗室，连王导、陶侃、桓温、谢安也只是
封到郡公。虽然说两晋之时怀念孔明之风犹存，“声
烈震于遐迩”［4］，但是毕竟从曹魏到西晋、再到东晋
的统序一直传承，诸葛亮不可能在东晋封“王”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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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论怎么样，李雄时期在成都创建诸葛庙是毫无疑

问的，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。

二 发展中期:隋唐宋元阶段

至于唐代，情况则大不相同。诸葛亮不仅被纳
入中央祭祀，而且封号晋升到了“王”爵。诸葛亮之
所以获得这些殊荣，一方面是自南北朝时期延续下

来的对孔明的治国、治军的推崇，另一方面还是跟当
时门阀大族衰落、寒门士人的崛起所带来思想感情
倾向有很大的联系。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为国
家“鞠躬尽瘁”，另一方面则是“思得明君”。因之，

诸葛贤相的形象寄托了士人这样的强烈感情，在唐

诗中尤为明显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、历史背景下，诸
葛亮的崇祀地位被猛然拔高。毫无疑问，“唐代是诸
葛亮崇拜形成的关键时期”［5］: 第一，唐玄宗开元十
九年( 731) ，“两京及天下诸州”始设太公庙。唐肃
宗上元元年 ( 760 ) ，升太公庙为武成王庙以张良及
“十哲”配享，诸葛亮便是十哲之一［6］435。“国之大
事，在祀与戎”，李唐王朝胡风很盛，马上得天下，对
军事活动向来重视。文士们也大都带刀捉笔，钦佩
诸葛亮南征北伐、有“王佐之才”。因此，诸葛亮崇祀
首先在“太公庙”这个“军神”祭祀活动中得以体现。

朝廷要求“天下诸州”均要设立太公庙，谋图将国家
意识深入贯彻到地方基层②。第二，唐玄宗天宝七年
( 748) ，皇帝下诏，“其忠臣义士、孝妇烈女、史籍所载
德行弥高者，所在宜置祠，量事致祭”，其中忠臣有十
六人，诸葛亮居其一( 三国时期唯一人物) ，“并令郡
县长官，春秋二时择日，准前致祭”［6］431。作为“忠

良”的代表，朝廷诏令各地立庙祭祀诸葛亮③。诏令
里所谓“德行弥高”便是标准，通过指定崇祀对象对
全国各地实行德化便是直接目的，这其实也是在贯

彻国家意识。第三，唐宣宗光化三年 ( 900 ) ④，诸葛
亮被封为武灵王，并赐庙隆中( 《舆地碑目》记载隆
中有《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记》) 。不同于以上两
则，据笔者推测，这次封赐很有可能是属于地方神明

“发扬神威”而被官方利用的情形———光化元年
( 898) 到天佑二年( 905) ，朱温不断侵扰荆襄节度使
赵匡凝，赵氏难以招架。很有可能在此期间，赵匡凝
在襄阳城外重修诸葛庙并重封其为武灵王，以求神

明相助、保全自己。此时尚不能把赵匡凝看做是一

般的割据政权: 唐室衰微，只有荆襄赵匡凝贡赋不

绝，因此得到中书令的官职。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次高
规格的加封仍然是具有中央、官方色彩的。

据《蜀梼杌》，永平二年 ( 912 ) 前蜀加封诸葛亮
为“安国王”、张鲁为“扶义公”［7］。紧接上次加封，

前蜀这个完全意义上割据政权仍然继续了前代对诸

葛亮的加封政策———永平元年、二年，前蜀与岐国正
在兴元府( 汉中) 一带交战［8］，前蜀之意恐怕仍然是

想通过对前世镇守汉中的两位知名将领的加封，以

求神明相助、保全本府。这次加封可与光化三年
( 900) 加封诸葛亮“武灵王”等量齐观，这其实说明
对诸葛亮的崇拜已经是那个时代中上流阶层的普遍

意识⑤。不得不说，经过唐代长时间的发酵和酝酿，

诸葛亮的崇祀地位确有极大的提升。

宋太祖乾德元年( 963 ) 调整武成王庙的祭祀名
录、顺序，关羽、张飞、被请出武成王庙，而诸葛亮仍
旧从祀［9］。这次整顿祭祀是在五代乱象丛生、新朝
刚刚建立的情形下，最高统治者想通过“资假阴助”、
“以今议古”，借助“生前身后名”和“掌握祭祀、伦理
的威力”来约束从前泛滥的武将，从而达到重整纲
常、重新确立统治秩序的目的。诸葛亮的保留，正好
印证了上文所谓———在唐代“诸葛亮的崇祀地位确
有极大的提升”，崇拜已经深入人心。不论官方和民
间，诸葛亮都有很高的威望，士大夫阶层尤以为楷

模，因此“乾德升降”未予罢黜。虽然诸葛亮再次逃
过一劫，但是“对于前代所加封爵，宋王朝是不予承
认的，往往通过改赐、增封等方式赐给新的封爵，以
赋予新的正统含义”［10］，宣和五年( 1123) 礼部奏议，

诸葛亮又被改封为“顺兴侯”［11］，这种情形与明代初
年的情况很相似———明朝初创，明太祖为重立秩序
而将“后世溢美之称，皆与革去”，因此关羽宋元所赐
公、王封号都被撤销，只能使用“寿亭侯”本称［12］。

同时，宣和五年再一次对武成王庙祭祀顺序做了调

整，“于是释奠日，以张良配享殿上，管仲、孙武、乐
毅、诸葛亮、李绩并西向，田穰苴、范蠡、韩信、李靖、

郭子仪并东向”［11］。相较开元十九年诸葛亮所在第
八的位置而言，这一时期诸葛亮崇祀地位确略有抬

升。

据《文献通考·宗庙考十三》和《宋史·吉礼
八》的记载，宋太祖开宝三年 ( 970 ) 下诏为“前代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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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烈士”修墓致祭⑥。毋庸置疑，宋太祖继承了唐玄
宗天宝七年开祭“忠臣义士”之举措，而且有了更进
一步的发展———为诸位功臣烈士之祠墓设置守陵
户。学者罗开玉据此认为“宋朝廷已明确表态:蜀汉
是三国正统”。其实非也，乾德年间，宋太祖曾诏祭
历代帝王。帝王行列中均是曹魏诸帝，不见刘备踪
影。此时却只以昭烈帝身份被放置在“功臣烈士”名
属下，明显不认可其为正统。另外，北宋中前期编著
的几种史论、史书，比如欧阳修《明正统论》和司马光
《资治通鉴》等均以曹魏为正统，而宋廷以蜀汉为三
国正统则要到北宋中晚期了。

两宋之交，气候转冷，北方少数民族为求生存而

逐步南侵，在民族危机极具加深的背景下、在长时间
的军事斗争过程中，诸多蜀汉人物受到官方和民间

的一致大力推崇，这其中就有诸葛亮。如唐高宗上
元元年敕文所说，“定祸乱者，必先于武德; 拯生灵
者，谅在于师贞”，诸葛亮之所以入祀武成王庙就在
于他以“王业不偏安”而率弱旅北伐强魏，有武且有
德，能征而道正。赵构南渡，亦如晋元帝偏居，最高
统治者未必誓要北伐复国，而“绍祚中兴”往往成为
了一般文士武将的满腔热忱，这些人便常以诸葛亮

为自己行事的典范和楷模。建炎二年( 1128 ) ，抗金
名将宗泽临终前吟诵杜甫歌颂诸葛亮的诗句:“出师
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三呼“过河”而
逝［13］。据褚人获《坚瓠余集·卷四》记载:

嘉隆间，金陵沈越《闻见杂录》载，按江西时过白
鹿洞书院，内诸葛孔明木刻小像诸生焚香供之。询
其所以，皆云其来已远，未知所由。后观朱文公年
谱，言先生尝作卧龙庵，祀孔明，即其地。而木刻像
乃文公所立，彼时门人言其微意有在尽朱子之意，以

高宗南渡之后偏安江左，委靡颓坠，不能振发恢复疆

土以雪仇，故于孔明致意焉。

朱熹不仅多次撰文称赞诸葛亮，而且把崇奉之

意落于实践。木像、偶像和崇拜相关联，焚香、供奉
和祭祀相联系，在文士领袖的垂范下，诸葛亮崇祀在

士人心中的地位较之唐时则更上一层楼。南宋初
年，这种文士集体的感情倾向已经体现在了武成王

庙的祭祀活动中，诸葛亮的崇祀地位由“从祀”上调
到“配享”，总排名在太公望和张良之后，位列第三:

高宗南渡以来，复建太、武、宗三学于杭都……

武学，在太学之侧前洋街。建武成殿，祀太公，曰昭
烈武成王，以留侯张良、武侯诸葛亮配，累朝诸名将
从祀。［14］

比之北宋宣和五年的祭祀顺序，确有大幅度的

提升，真可谓“时势造英雄”。即便这样，当时的仁人
志士仍觉不够，认为诸葛亮为人、功绩绝不输给张
良———胡寅《诸葛武侯论》: “三国人材之盛后世鲜
及，然诸葛孔明则髙迈独岀，眉山苏子以为‘巍然三
代之佐’，未易以世论，斯言当矣。孔明可亚于伊傅
而以管乐自许，谦志也;才与仲父等而徳则过之。或
曰，方诸子房何如? 曰，是殆难以优劣论也，然志士

尚友愿希孔明而未必为子房。”朱熹《诸葛武侯全三
郡论》: “武侯名义俱正，无所隐匿，其为汉复仇之志
如青天白日，人人得而知之，有补于天下后世，非子

房比也。盖为武侯之所为则难，而子房投间抵隙，得
为即为，故其就之易耳。顷见李先生，亦言，孔明不
若子房之从容，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。”

接替赵构的宋孝宗想要有所作为，但却是“有恢
复之君，而无恢复之臣”，北伐失败，然后就是“隆兴
议和”。但是孝宗皇帝不甘心，任用王准、虞允文等
整顿备战。自乾道二年( 1166 ) 到乾道六年，朝廷先
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，极具鼓舞人心之

作用。乾道三年，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，乾
道五年八月，孝宗召虞允文入朝，升其为右丞相兼枢

密使，积极为北伐做充足准备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对
曾经坚持北伐的诸葛亮的褒扬加封便成了自然而然

的事情———据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: “威烈武灵仁济
王庙，在襄阳县伏龙山……乾道四年，被旨以感应，

赐英惠庙额，加号仁济。”⑦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加封
的地点在襄阳，而襄阳此时正处于抗金战场的最前

线。按道理除去此次加封的“仁济”二字，诸葛亮在
乾道四年以前应当还有加号“威烈”、“武灵”的“封
王”过程⑧，而据《宋会要辑稿》“诸葛武侯祠”条记
载，诸葛亮于绍兴三十二年( 1162) 十二月方才加封
为“仁智忠武侯”。也就是说隆兴元年到乾道四年的
6 年时间里，两宋之交的诸葛亮崇祀完成了从封侯到
“封公”、“封王”的程序，真谓之“神速”⑨。以上推测
虽史无明载，但是这短短的 6 年时间却也正好是宋
孝宗初登大宝、蓄意进取、实践北伐的几年，以极力
加封诸葛亮作为激励人心的手段，也是情理之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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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对

诸葛亮的冷淡态度。据《金史·礼八》载: “泰和六
年( 1206) ，诏建昭列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，丽泽门
内，其制一遵唐旧礼。”这就意味着，诸葛亮在武成王
庙内的崇祀名次又恢复为第八，地位有所下降。泰
和七年，情况变得更糟———“完颜匡等言: 我朝创业
功臣礼宜配祀。于是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，

而降管仲以下，又跻楚王宗雄、宗望、宗弼等侍武成
王坐，韩信而下降立于庑。”这样一来，在武成王庙的
排位中，诸葛亮不仅恢复唐代名次，而且降低了崇祀

等级，只能“立于庑”。当然，崇祀地位的下降不是针
对诸葛亮的，与南宋刻意拔高诸葛亮一样都只是国

家意志的体现。泰和年间，金朝诚谓多事之秋，战争
频繁。尤其是泰和六年，南有韩侂胄北伐，北有蒙古
国建立兴起。金朝统治者怀念开国时期的战无不
胜，将宗室将领纳入武成王庙，定是抱着崇敬武功、

护佑武运的目的。

元初以“援唐宋之故典，参辽金之遗制”( 郝经
语) 创立法度，变革了金朝典章，同时也可能吸收了

两宋制度，就武成王庙祭祀而言，重新进行了位次的

排定。《元史·祭祀志五·武成王条》载: “武成王
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，以孙武子、张良、管仲、乐
毅、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。”⑩这样一来，诸葛亮在此
庙中的地位上升到第五，比南宋时期要低，但是相较

金章宗时期则要高出很多。元代中期，民族矛盾加
剧以及诸如《三国志平话》一类完整三国故事的出
现，再次促成了诸葛亮崇祀地位的逐步恢复和提

高瑏瑡。《三国志平话》虽今存元英宗至治 ( 1321 －
1323) 年间刻本，但其成型、成书乃至于刊行则可上
推数十年。三国故事在元代的流布无疑是相当广泛
的，如《西厢记》中就有“则没那诸葛孔明，便待要烧
博望”［15］的说法，杨立斋《般涉调·哨遍》曰: “《五
代史》止是谈些更变，《三国志》无过说些战伐。”陈
翔华先生对此阐释说: “从此曲口气看，三国故事当
已普遍演唱，而内容久为群众所熟知。”［16］元代程钜
夫所撰《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》一文中在谈及修祠建
院宗旨时说到: “侯首称‘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
安’，间关百折，期复汉祚，春秋之义焕然复明。至今
三尺之童犹知贼曹而帝汉者，侯之功也。”［17］想必元

代如《三国志平话》这类以诸葛亮为主要角色的三国
故事，在普及文化与价值观上作用非小，以至于“三
尺之童犹知”。宋元时期三国故事中角色文学形象
背后的民众心态史，尤其是其中蜀汉人物崇拜心理

的发展过程值得深究。“纯粹的平民社会”中崇拜心
态和喜恶标准借由文人士大夫和宗教组织不断影响

着上层社会，使之逐渐成为官方意志。元武宗( 1306
－ 1310) 至大初年，也就是《三国志平话》刊印的前十
多年，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拜谒南阳诸葛亮

祠，“顾瞻徘徊，忾然兴怀”，命令将祠扩建，并在祠旁
新建诸葛书院。元仁宗于延佑四年( 1315) 朝廷正式
赐名南阳卧龙岗诸葛亮祠为“武侯祠”，故翰林程钜
夫所撰碑文名为“敕修”，可见官方对诸葛亮崇祀的
重视。紧接着，至治元年 ( 1321 ) ，诸葛亮被追封为
“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”，封号美辞达到八字，其崇祀
地位再获抬升［18］。

三 发展后期:明清阶段

明朝建立，朱元璋为重立秩序和政治权威而将

各类神仙、先贤烈士的“后世溢美之称，皆与革去”，

历代诸葛亮崇祀中的各种封号也被取消，只用“忠武
侯”一称。随着朱元璋统一中原，扫荡北元的完成，

其对内政策也发生了转变———开始重文轻武。洪武
二十年( 1387) 七月，礼部奏请重建昭烈武成王庙祭
祀太公，朱元璋表示明确反对:

太公，周之臣，封诸侯。若以王祀之，则与周天
子并矣。加之非号，必不享也。至于建武学、用武
举，是析文武为二途，自轻天下无全才类。三代之
上，古之学者，文武兼备，故措之于用，无所不宜，岂

谓文武异科，各求专习者乎? ……太公之祀，止宜从
祀帝王庙。遂命去王号，罢其旧庙。瑏瑢

明太祖废除武成王庙的理由看似是要求学生

“文武兼备”，但是这里的“文武兼备”其实不过是
“在学宫里设射圃习射而已。所习多为经书，实际上
是并‘武’于‘文’。”［19］这样一来，先前素有从祀武
成王庙传统的诸葛亮也被罢黜。然而第二年
( 1388) ，朱元璋诏定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 37 人，诸
葛亮名列其中，诸葛亮在从祀名臣中位居十七瑏瑣。一
方面否定武将之诸葛亮，另一方面却肯定了文臣之

诸葛亮，其重文轻武的态度昭然天下，看似是“循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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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正祀典”，实际上完全是推行“偃武修文”政策的
结果。

当然，推行“偃武修文”政策也要看当时具体的
政治环境。不像洪武二十年以后的那种既除边患又
无内乱的情况，明朝正统以后边患内忧频遭构连。

至嘉靖十五年( 1536) 前后，逐渐形成了“北虏南倭”

的局面，为求“武教有所兴起”、振奋士气，朝廷终于
改建武学，“仿唐制，立武成王庙”［20］。这次重新崇
祀武成王，其制度虽曰“仿唐”，但具体内容与唐宋、

金元都不相同，此次确定的崇祀名将包含诸葛亮在

内总共只有 24 人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诸葛亮在明代中
央崇祀的起起降降，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社会、历史
大环境决定的。明清两代，诸葛亮在各类崇祀活动
中未能再加封号，大致是因为明清既非偏安王朝，而

蜀汉正统也早已确立不再争讼。作为敕封的实施
者，朝廷没有一种对诸葛亮特别的政治热情和期望。

因之在武成王庙和历代帝王庙中的诸葛亮崇祀，都

只是将其归类到一般的武将或文臣范畴中。与中央
祭祀的平淡不同，诸葛亮崇祀在地方祭祀中却迅速

扩展瑏瑤。谭良啸先生统计:

据地方志记载，明代云南一省有武侯祠 28 座，

至清代有 34 座;清代贵州省有 18 座，而四川省有 40

座。仅成都市一地，历史上先后就有过 8 座武侯祠。

直至今天，全国各地保存下来并被列为各级文物保

护单位的武侯祠在 10 座以上。

经笔者初步统计，明清时期除过西南地方的武

侯祠，全国范围内孔明庙( 祠) 、诸葛庙( 祠) 、武侯祠
还出现在临沂、襄阳、东湖、桂阳、宝庆、庐州、岐山、

沔阳、秦州等十余个府县。各地武侯祠中对诸葛亮
的崇祀从开始时的一年一祭，发展到春秋祭祀定制;

初用少牢，清中期以后改用太牢。地方祭祀如此兴
盛，并不是说要与平淡无奇的中央祭祀割裂开来，这

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。武成王庙从祀人数
从唐代的十哲加六十四、宋代的十哲加七十二，发展
到明代嘉靖年间减少到只有二十四贤，但是诸葛亮

仍列其中。但从军事角度讲，如同陈寿的中肯评价
一样“於治戎为长，奇谋为短，理民之幹，优於将略”，

诸葛亮并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将领。讫周至明，名
将何止百员，而诸葛亮在明朝入祀武成王庙就说明

时人对诸葛亮的崇祀内容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本身，

而是一千多年来诸葛亮崇祀所形成的文化意识。也
就是说，人们一看到诸葛亮，除了浮现其身份是“贤
相忠臣”外，便就是“良将”的形象。这种意识必定
是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识，那么它的形成就要

仰赖诸葛亮形象在普通民众崇拜心理的演进，在陈

翔华先生的《诸葛亮形象史》一书中通过对历代民间
文学样式的分析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阐

述———南北朝时谓之名士，隋唐谓之智将，宋元谓之
军师，明清则谓之“经纶济世”且“神机妙算”。这样
看来，诸葛亮之所以能在嘉靖年间进入武成王庙，是

因为大众有这样的文化意识。联系到《三国演义》已
经大量刊行流播，上层的“明朝历代皇帝( 按:此处黄
晋先生例举了正德、万历两位皇帝) 对《三国演义》

等通俗小说和三国戏曲超乎寻常的喜爱”［21］，中层
的文人士大夫乐此不疲，下层“愚夫俗士，亦庶几知
所讲读焉”［22］，诸葛亮崇祀借助《三国演义》之流布
也再获扩展。也正好是从正德、嘉靖、万历这三代，

朝廷也颇为重视对诸葛亮的地方祭祀: 正德二年

( 1507) ，襄阳隆中武侯祠立有《敕赐忠武侯庙额檄文
碑》;正德九年( 1514) ，勉县武侯祠，“前明蓝公璋于
正德九年疏于朝，请举行祀礼于春秋”［23］。嘉靖七
年( 1528) ，南阳武侯祠立有《赐汉丞相忠武侯诸葛亮
春秋祭文碑》;嘉靖二十三年( 1544 ) ，南阳武侯祠立
有《嘉靖乙酉抚民右参政许复礼呈照碑》。万历二十
七年( 1599) ，总督李化龙“奉命入蜀”平乱，在勉县
立有《祭汉诸葛武侯墓碑》［24］。另外，自宋代确立了
皇权领导下的神明祭祀体系，国家与地方祭祀的互

动也显著增强，地方上祭祀活动往往可以体现出“国
家的在场”瑏瑥。对于诸葛亮这样先贤、神祇的崇祀既
有利于“树风声、流显号、美教化、移风俗、纬阴阳、正
纲纪”的实现。这样一来，国家“神道设教”的意识
理念便通过具体的地方祭祀圆融在基层社会之中。

清代无论是中央祭祀还是地方祭祀都比较重视

对诸葛亮的崇拜，其制式大体沿用明代规范。顺治
二年，朝廷重新确立祭祀“历代帝王庙”，诸葛亮仍然
作为三国时期的唯一人物从祀其中瑏瑦。康熙皇帝曾
经称赞诸葛亮: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为人臣者，惟
诸葛亮能如此耳。”乾隆皇帝在《题琅邪五贤祠》一
诗中写道:“所遇由来殊出处，端推诸葛是全人。”清
代诸葛亮的中央祭祀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，雍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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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( 1724) 诸葛亮以“先贤”之名从祀于孔庙，在东
庑列先儒公羊高等，其中诸葛亮居第六位。诸葛亮
作为儒家典范，终于得以从祀至圣、修成正果。

清代诸葛亮崇祀在明代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，

祭祀规格更隆重、建修祠庙更加频繁，尤以几种“武
侯祠庙志”的编纂刊印可看做是诸葛亮崇祀完全成
熟和达到顶峰的标志。道光九年( 1829 ) ，由张合桂
主持，潘时彤主笔的成都武侯祠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

十卷、约三十万字撰写完毕，其书“保留了道光九年
前清代有关武侯祠的大量史料”［25］。道光三年
( 1823) ，由勉县武侯祠主持虚白道人李复心编写的
《忠武侯祠墓志》，在近十年中“稿凡五易”，终于完
成。“《忠武侯祠墓志》另辟蹊径，既存诸葛事迹、世
系等，又偏重叙写勉县武侯祠、墓”; 既有“以祠墓之
碑文为主的艺文，也采用精工的图叙。因此它既是
全国知名的武侯祠、墓的合志，又不拘于一地一景，

具有武侯资料大全的性质，是有别于《忠武志》和
《诸葛武侯集》，三者缺一不可的重要文献之一。”［26］

康熙五十一年 ( 1772 ) ，由罗景撰写的南阳《卧龙岗
志》刊刻完成，此书立足南阳诸葛胜迹，记录了有关
诸葛亮的诸多文献，尤其以卧龙岗当地碑刻资料最

有价值。就具体的地方祭祀而言，先说勉县武侯祠，

其祭祀规格初与隆中武侯祠相同，均用少牢尚飨。

但至嘉庆八年( 1803) ，皇帝御制祭文，钦差工部右侍
郎初彭龄以太牢致祭，颁发藏香三枝。至嘉庆十六
年( 1811) ，周明球援八年御祭之例，部议以筹款致
祭。至嘉庆十七年 ( 1812 ) ，举行春秋二祀，永著为
令。再说成都武侯祠，据《大清一统志·卷二百九十
三》:汉昭烈庙……本朝康熙十一年重建，前殿祀昭
烈，以关、张、北地王及诸将佐左右配享，后殿祀武侯
……总督蔡毓荣、巡抚罗森、布政使金、按察使宋可
发等重建，巡抚罗森疏请春秋祭祀昭烈、武侯瑏瑧。本
次修建与请祀，总督、巡抚都有参与、规格较高。嘉
庆二十年( 1815) ，“成、华绅士申请于城南武侯祠春
秋致祭。经督臣具题，奉旨: ‘依议，钦此。’”瑏瑨与以
上相较，隆中武侯祠的祭祀和发展较为平淡，唯有一

次较高档次建筑的事件发生在光绪十三年 ( 1887 ) ，

时任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右都御史、湖广总督的裕禄巡
阅至襄，且游隆中，发现“祠构崖上粗完，问草庐所
在，则荡然无存久矣”、“军门承示意以重修正殿”、

“此土木之巨工也，非得人莫胜任，遂商诸中府，爱择
提标右营副部府李仰尚光甫宾臣。夫宾臣外温厚内
精明，受大宪之命，膺督造之”，遂重修武侯祠瑏瑩。诸
葛亮崇祀在明清阶段的情况大致如此。最后，随着
清王朝的灭亡，传统社会中对诸葛亮官方祭祀也就

暂时告一段落了。

作为诸葛亮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，诸葛亮的官

方崇祀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诸葛亮文化的走向和

趋势。对诸葛亮崇祀而言，隋唐时期的“武运”祭祀
与士大夫崇拜相唱和; 宋元时期的民族斗争形势使

官方主导的诸葛亮崇拜变得举足轻重; 明清时期的

诸葛亮崇祀借助《演义》广泛流播和官方“神道设
教”祭祀理念的具体实施，最终得以在全国各地、民
间基层得到崇高地位。当然，归根到底，不论是官方
还是民间，一千多年来的诸葛亮崇拜是因为诸葛亮

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和气质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

道德伦理标准，故而为后来无数人敬仰和感佩。由
仰慕到祭祀、由现象到文化，诸葛亮崇祀的社会活动
得以千年不衰、遍及全国。

注释:

①称其为“武侯祠”还为时尚早，中唐以前基本都称为孔

明庙，之后则以称“诸葛祠( 庙) ”、“武侯祠”为多。

②然而，贞元二年，朝廷又把从祀诸武将以“非类弟子”

的名义请出了武成王庙，诸葛亮也被罢祀。

③唐代诸葛祠庙当有四: 成都、襄阳、岐州、勉县。温庭

筠曾写《经五丈原》一诗，内有“象床宝帐无言语，从此谯周是

老臣”两句。所谓“象床宝帐”即是神座与神龛，可见，晚唐时

节在岐州已有诸葛祠庙。参见梁福义《五丈原诸葛亮庙溯

源》。贞元十一年，《蜀承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铭并序》，现存

勉县武侯祠文管所。见陈显远编著《汉中碑石》，第 110 页，

《陕西金石文献汇集》之一，三秦出版社，1996 年版。

④原文为“光化五年”，按昭宗光化纪元止于四年，是年

改元天复，此“五年”疑为“三年”之误写。

⑤据《复斋碑录》记载，“《卧龙山武灵王学业堂记》，李

光图撰正书，无名氏篆额。天福三年七月记”。后晋天福三

年，中原地区仍称诸葛亮为“武灵王”。

⑥《宋史》言事未及具体时间，《文献通考》记为“开宝三

年”。

⑦《宋会要辑稿》“诸葛武侯祠”条下批注: 绍兴元年，已

封威烈武灵仁济王。《宋会要辑稿》成书艰难曲折，几经整

添，多有舛误。据王云海《宋会要辑稿考校· ＜宋会要辑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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＞校勘举例》( 230 页) 所言，今见《辑稿》存在“批改补误”，

“诸葛武侯祠”条下批注也应当属于此种错误。另外，《宋会

要辑稿》“诸葛武侯祠”条已云“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，加封仁

智忠武侯”，先封王再封侯，于理不通，当从《舆地纪胜》。

⑧《宋会要辑稿·礼二十》:“元丰三年闰六月十七日，太

常寺言博士王古乞，目今诸神祠无爵号者，赐庙额，已赐额者

加封爵。初封侯，再封公，次封王，生有爵位者从其本。妇人

之神，封夫人，再封妃。其封号者初二字，再加四字，如此则

锡命驭神，恩礼有序。”

⑨或与关羽在宋徽宗时期的加封速度可比:宋徽宗崇宁

元年( 1102) 加封关羽为忠惠公，大观二年( 1108 ) ，加封武安

王，同样是 6 年时间，直至封王。

⑩《续文献通考·卷一百一十郊社考》:“至元十五年，敕

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武成王。”

瑏瑡民间多种文艺形式，一方面继承了两宋时期的对蜀汉

集团感情倾向，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与当时严峻的民族斗争

相联系。文艺作品中往往歌颂蜀汉集团的英勇斗争，对其中

发挥指导、智囊作用的诸葛亮都是大加褒美。

瑏瑢见《明太祖实录·卷一八三》，“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”。

瑏瑣见《明太祖实录·卷一八八》，“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

寅”。

瑏瑤明代中期以后《三国演义》流布和影响很大，蜀汉人物

借助《演义》的推广而更加深入人心。上至达官显贵，下到贩

夫走卒，皆知诸葛亮神机与忠贞，再加上原本有关诸葛亮的

神异传说，诸葛亮崇祀在明清时期在地方祭祀的扩展也就是

顺理成章的了。

瑏瑥参见雷闻《郊庙之外———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》一书

中的结论部分( 341 － 346 页) 。

瑏瑦《清世祖实录·卷十五》“顺治二年三月”条。康熙六

十一年，历代帝王庙增加从祀人物，赵云入列。

瑏瑧此时，昭烈庙与武侯祠合二为一，这次整修虽然突出

了君臣分别，但是祭祀场所和设施仍为一体。

瑏瑨《昭烈忠武陵庙志·专祠》引《华阳县志》。

瑏瑩裕禄《重修襄阳隆中山诸葛忠武侯草庐碑记》，引自张

玉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《隆中碑刻研究》，湖北大学，2010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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